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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在我们姊妹几个里头，长得最好。
这话不是我一个人说的。村里老人们晒太

阳时掰着指头数，谁家的姑娘生得齐整，数来
数去，总要数到她。她个子高，皮肤白，眉眼舒
舒朗朗的，站在那里就像一株挺括的白杨。母
亲常说，可惜了，生在我们这样的家里，要是在
大户人家，怕不是个“大小姐”的命？

可大姐从来没做过“大小姐”。她是老大，
底下还七个弟弟妹妹，记事起，她就跟在母亲
身后，烧火、喂猪、薅草、带弟妹。家里人多，劳
力少，她念了两年书就回了家，把书包让给了
后来的我们。十二岁的时候，她就跟着大人一
起挑坝埂，挣公分。还因此扭伤了稚嫩的脚踝，
落下了阴雨天便伤痛的隐疾。那时候小，不懂
事，现在想起来，她那双手本该握笔的，却早早
握起了锄头。

但大姐有她的本事。这本事，她自己也说
不清楚，好像天生会的。

有一年冬天，她从地里拔了根萝卜回来，
圆滚滚的，比拳头大一圈。我们围在灶台边看
她捣鼓，她用一把旧剪刀，一点一点把萝卜掏
空，皮留得薄薄的，透光。然后在萝卜上雕起花
来——— 不是什么复杂的花样，就是把萝卜壁刻
成一瓣一瓣的，像花瓣，又像篮子的镂空。她刻
得很慢，剪刀尖细细地走，额头都快贴上萝卜
了。刻完了，里头灌上水，用三根红头绳吊着，
倒挂在屋檐下。

“这是啥？”我们问。
“萝卜花篮。”她笑笑。
过了几天，那向下的萝卜头里竟长出青青

的叶子来，反卷着向上生长，慢慢包裹着萝卜
雕成的篮身，嫩生生的，像花篮边插满了绿植。
太阳照上去，水灵灵的，好看极了。风一吹，花
篮轻轻转着，那些叶子也跟着转，像是活了一
样。我们几个小的，天天仰着脖子看，看得眼睛
发亮。邻居家孩子听说了，也跑来看，大姐就再
做几个，分给他们。

母亲见了，说一句：“有这闲工夫，不如多
纳双鞋底。”

大姐不说话，低头做她的活。可下

回从地里回来，手里准又攥着个萝卜。
这事过去四十年了。前些日子在家庭群里

聊往事，忽然想起那盏萝卜花篮，心里一动：那
不就是艺术品么？没有老师教，没有图样描，她
就是自己琢磨出来的。把萝卜掏空，刻成花篮
的形状，让它倒着长，让叶子从镂空处往上
钻——— 这里头有造型，有巧思，有种说不清的
审美。要我说，一点也不比现在美术馆里那些
装置差。

可惜，没人给她办展览。她这辈子唯一的
展厅，就是老家那间土坯房的屋檐下。为数不
多的观众，就是我们几个流着鼻涕的弟弟妹
妹。后来我们都长大了，各奔东西。大姐留在村
里，嫁给了姐夫，种着地，养大两个孩子。日子
还是那样，不紧不慢地过着。

前几年，忽然发现大姐玩起了抖音。点进
去一看，是她唱黄梅戏、越剧的段子。她穿着平
常衣裳，就站在自家院子里，背景是丝瓜架，脚
下是泥土地，可她一张口，那股子味道就出来
了。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
嗓子亮亮的，弯弯绕绕的，比有些戏台上

的人唱得还有韵味。我这才想起，她年轻时就
会唱，跟雕萝卜一样，没人教，听听收音机就会
了。身段也好，大约是后来跟电视机上学的吧。

最让我惊讶的是她的样子。六十岁的人
了，脸上还是白白的，皱纹也不太多，笑起来眼
睛弯成月牙。有一回在小区遛娃时刷抖音，邻
居芳子见我在看大姐唱戏，嘲我偷看美女。我
说这是我大姐，快六十了！直惊掉了她

的下巴。
我琢磨着，可能因为她慢。大姐做什么都

慢，走路慢，吃饭慢，说话也慢。别人家衣服都
上晾衣索了，她还没开始洗。

小时候母亲没少因为这个“数落”她，就算
后来成家了，有了孩子，母亲偶尔也会拿“一早
三光，一迟三慌”的道理来“教育”她。大姐被说
得急了，也不过是快上一小会儿，然后又回归
她的慢。

可这慢，放在现在看，倒成了好处。她不急，
不赶，不被日子推着走。地里干活，累了就坐田
埂上歇会儿，看云。做饭，就慢慢地洗、慢慢地
切，哼着黄梅调。拍抖音，也不求红，有人听就唱
两句，没人听也唱。她那院子里，花是慢慢开的，
瓜是慢慢长的，她的日子也是慢慢过的。

有一回我回乡，看她坐在门口择菜，日光
斜斜地照着她半边脸，白净净的，安安静静的。
我忽然想起小时候那个萝卜花篮——— 青青的
叶子从镂空的花瓣间钻出来，也是这样的光，
这样的静。

我想，大姐这辈子，其实也是一个萝卜花
篮。掏空了自己，养大了孩子，却也不忘从那
些缝隙里，长出自己生命里那几片青青
的叶子。

她本可以是个艺术家。可
她没有那个命。又或者
说，她有另一种

命：在灶台边、在田埂上、在丝瓜架下，把自己
的天赋一点一点地用在了日子里。雕花的手，
用来择菜；唱戏的嗓子，用来哄孙儿；那份慢，
用来把苦日子过得不太苦。

母亲当年说她：“有这闲工夫，不如多纳双
鞋底。”母亲说得也对，一家人的鞋底总要有人
纳。可我还是觉得，那些萝卜花篮，是另一种要
紧的东西。它们闪亮过，哪怕只有几天，哪怕只
有我们几个孩子仰着脖子看。

前几天，大姐又发了条抖音，还是唱
戏。这回穿了一件花袄子。她对着镜头笑，
眼睛还是弯成月牙。

我在底下留了个言：“姐，可记得
小时候雕的萝卜花篮了？”

她回得很快：“哪能不记得。你
天天仰着头等它长叶子。”

又发一条：“过年回来，姐
给你雕一个。”

我盯着那行字，
盯了很久。

六十岁了，
孙儿都上初中
了，可她还是那
个会雕萝卜花
篮的大姐。

痒 ， 现 代 汉 语 词 典 上
解 释 为 “ 皮 肤 或 黏 膜 受 到
轻 微 刺 激 时 引 起 的 想 挠 的
感 觉 。 ” 痒 的 感 觉 ， 甚 至
比 痛 还 难 受 ， 几 乎 每 个 人
都 经 历 过 。 所 以 大 文 豪 苏
东坡有句名言：“忍痛易，
忍痒难！”

钱钟书在《围城》中对
“ 痒 ” 有 过 淋 漓 尽 致 的 描
述。书中写到方鸿渐在前往
三闾大学途中，夜宿穷乡僻
壤一家所谓“欧亚大旅社”
时 ， 被 蚤 虱 叮 咬 而 “ 一 处
痒，两处痒，满身痒……蒙
马脱尔的‘跳蚤市场’和耶
路撒冷圣庙的‘世界蚤虱大
会’全像在这里举行”，虽
全力抓挠，“谁知杀一并未
儆百，周身还是痒”，“到
后来疲乏不堪……只得学我
佛如来舍身喂虎的榜样，尽
那些蚤虱去受用”。方鸿渐
被蚤虱叮咬之痒的感觉，被
钱钟书描述得如同身受，真
是惟妙惟肖。

相声泰斗马三立有一段“单口”相声，说的
是，有人在街上吆喝：“带零钱的来看了！嘛玩
意儿？家传秘方，专治皮肤病。长疖子、长疮、
蚊子叮、虱子咬，身上刺挠痒痒，就用我的家传
秘方，闲置忙用，五毛一包，不灵不要钱！”旁
边还有“打托儿”的——— 我来十包。“不行，一
人就卖两包！”马老的表弟买了两包。这天晚上
浑身刺痒睡不着觉，打开锡纸包一瞧是个红纸
包，打开红纸包一瞧是个白纸包，再打开又是个
白纸包……心里越着急身上越刺痒，这家传秘方
到底是嘛玩意儿？打开最后一个包，里面有张小
纸条，上面写着俩字儿——— 挠挠。

生理之痒，可以挠挠，暂时解决问题。而心
理之痒，则难对付多了。明代有个典史曹鼐，一
次抓获了一名绝色女贼，因来不及回县，两人便
宿在一个破庙中。不想那女贼多次用色相诱惑
他。曹鼐心痒难耐，眼看快忍受不住时，他生出
一计，用纸片写上“曹鼐不可”四字，贴在墙上
警示自己，过了一会儿，当心痒袭来时，他又将
纸片揭掉烧毁再写，不久再烧掉重写，如是者十
多次。一夜过去，曹鼐终于忍住没有做傻事，却
也折腾得够呛。

身痒是由蚊虫的叮咬或病菌的感染或外物刺
激而起，心痒却是各种欲望的诱惑和刺激而致，
是对灵魂深处的折磨。心痒之所以难以对付，就
在于这世界时时处处都充满了多种诱惑，且这诱
惑又总是如希腊神话里塞壬女妖的歌声一样摄人
魂魄。

想到一则谜语：“上些上些，下些下些；左
边左边，右边右边；重点重点，轻点轻点(打一动
作)”。也许你已猜到，谜底就是“挠痒”。这个
谜语就是告诉挠痒者要顺着痒路走。古时，易牙
挠齐桓公之痒，安禄山挠唐玄宗之痒，和珅挠乾
隆之痒，皆为挠痒之范例；当今，有些围猎贪官
者，也很善于找贪官的痒点去“挠”：你喜欢吃
喝，山珍海味宴请；你喜爱金钱，不惜巨资相
送；你迷恋女色，就拉美女相陪；你偏爱珍宝，
就四处搜购献上；你好沽名钓誉，就著书撰文署
上你的大名。看，处处都挠到你的“痒”处，让
你心满意足。面对诱惑，曹鼐虽做不到心如止
水，但他最终没有越轨。而贪官们却如同被塞壬
女妖的歌声迷住了的水手一样，心痒难耐而不能
自拔，最终做了诱惑的俘虏，落得个可悲的下
场。

身痒虽然难受，但如今医学发达了，并不难
治，皮炎湿疹之痒用支“氟轻松”，脚趾真菌感
染之痒用袋“达克宁”，蚤虱叮咬之痒用袋“无
极膏”，也可能就解决问题了。近些年，国人流
行到温泉洗澡，也有治痒之效。贵州石阡城南松
明山下，有一温泉。泉旁巨石上刻着清朝知府罗
文思的题词——— “洗心”。来此游览的人，以泉
水涤身，不仅有治痒奇效，而且耳聪目明，心旷
神怡。洗身能治皮肤之痒，“洗心”才能治“心
灵”之痒，“洗心”就是加强自我思想改造，时
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慎微、慎独、慎
始、慎终，树立正确的“三观”，在思想上筑起
一道拒诱防腐和挡住“细菌”侵蚀的“铜墙铁
壁”。练就了这身功夫，“百病”就难以攻心。
如果防诱功夫修炼得还不够，一旦心痒发作时，
不妨也学学曹鼐写些“××不可”的警示条贴于案
旁，或者时常学学党纪国法的明文禁令，看看反
腐倡廉的警示片子，做到警钟常鸣，让“挠痒”
者无法下手。

皋皋皋皋皋皋皋皋皋皋皋皋皋皋皋皋皋皋皋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 随随想想

再见梁叔和阿姨，已是近
四十年过去。两位老人依然住
在我曾经就读的高中所在的小
镇上，紧傍河岸的变化不大的
老屋，屋前花木更加簇拥繁茂，
只是往昔宽敞的大院荒废杂乱
不堪，曾经热闹的招待所大楼
早已废弃。马路一侧的大门被
蜂拥而起的门面房挤成了一人
勉强进出的巷道，本想凭着记
忆直接登门的我，在马路上来
回了几趟，不得不尴尬地拨通
梁叔电话到马路上迎我。

欣喜的是，年愈八旬的梁
叔和阿姨变化不大，还是那么
热情爽朗，尤其难得的是，身体
健康，思维敏捷，记忆力特别得
好，说起旧人旧事丝毫不差。

认识梁叔和阿姨是八五年
我到舒茶读高中的时候。生在
舒城西南闭塞山区的我，仅仅
中考时去过一次县城，然后就
跨越了大半个舒城，来到东南
的平畈地区舒茶上高中。学校
刚改为茶叶技术中学，宿舍正
在建，我们先在旧教室里睡地

铺。连洗澡的地方都没有，夏天好办，水塘边冲淋，冬天
只好用脸盆兑温水擦洗。庆幸的是，父亲在舒茶招待所
有个朋友，就是梁叔，于是几年的高中生活会偶尔去改
善一下伙食，洗个热水澡。这份情意一直存在心里。高中
毕业后当兵，接着是工作，再接着是下岗打工，总想着去
看望又总没成行，今年终于如愿。

梁叔是书画收藏家，我上高中时就见到他家挂有很
多名家的字画，徐悲鸿、刘海粟、韩美林、赵朴初、林散之、
陈立夫的都有，当时惊叹不已，很是仰慕。很多年不见，写
作的缘故也算是小城文艺圈中人，也时常听闻梁叔的消
息，包括多次书画捐赠。时隔近四十年，小小的居室内还
是满壁字画，有如进入名家书画展览馆，令我目不暇接。

梁叔引领着我一一观赏，从客厅到书房再到卧室，
边看边介绍。于书画我是门外汉，但那些名闻遐迩的名
字是知道一些的，继续着当年的惊叹。真的不敢相信，蜗
居乡村小镇的梁叔哪来的这般神通，让诸多名家大作在
此偏僻乡野间争辉？

进到卧室，同样弥漫着书画的气息，不同的是，墙上
多了不少大小不一的镜框，里面是照片。有黑白的，军旅
生涯时的梁叔，梁叔和阿姨年轻时的合影；有彩色的，中
年时的梁叔和著名书画家的合照，最多的是梁叔两个儿
子的小家庭。随着梁叔的讲解，透过一幅幅照片，我仿佛
进入到时空隧道，体验了一回梁叔的人生时光。

父母在时的乡下老家，墙上也曾挂过照片的，很多
人家也都会有。普通的百姓之家，照相的机会少，往往只
在堂屋的墙上挂有一个镜框，照片不多，多为老人和孩
子。老人大多是标准照，去世前才拍的那种，孩子多是满
月或周岁照，坐在摇篮车里，背后是照相馆特有的北京
上海等著名景点的布景。年轻人的照片大多是结婚前拍
的，带着羞涩和甜蜜，还有拘谨。也有好不容易去了某个
大地方，拍照存念。家里有当过兵的，军装照一定是放在
中心的位置，仿佛一家人的荣耀。那时的照片基本上是
黑白的，有用心的，特意让照相馆涂了颜色，有了彩色照
片的感觉。照片泛了黄，变了色，朽烂了，也舍不得取下。
也没法取，照片和镜框的玻璃已经融合成一体，一旦撕
开，照片就彻底地损坏作废。

父亲是干部的缘故，照相的机会多些，还是公社时
就拍有不少在公社大院里的照片。我家墙上的镜框是父
亲带回家的，有抽屉桌面的一半大，能放不少张，主要都
是父亲的照片。母亲的照片只有很小的一张，还是年轻
时拍，年轻得不像母亲，呈枫叶的造型。我和弟弟的第一
张照片也是在公社拍的，我三四岁的光景，小我两岁的
弟弟胆怯地牵着我的衣角。

随后父亲又带回家那种放在抽屉桌面上的放照片的
玻璃框，容易观赏，也方便了操作。我和弟弟就经常折腾
起来，一会这么摆，一会那么放。放不下的照片就夹在厚
厚的书本里保存，说不定哪天又翻出来重新摆放一次。

时代和科技的发展，拍照已经随意到跟眨眼一样容
易，数码相机和人人皆有的手机，随时拍，无限量地拍，
拍过即忘。照片都装在电脑和手机里，装不下了再删除，
是留存，更像是抛弃。我真想对梁叔说，这些挂在墙上的
时光最珍贵，比那些字画还珍贵。时光可以流逝，但幸好
还有这些影像为我们留存了一些瞬间，见到它们就能回
想到过去了的曾经，重新唤起脑海和心里的记忆。

退休至今，我有个习
惯，早晨送孙女上学后就
开始散步。今天也是如此。

散步的这条路我已走
了多年：从小区北门出去
左转，走过高架桥下的红
绿灯右转，路过“城中村”，
沿着淝河北路经由商鼎公
园，再到半岛公园转一圈回来，不多不少，
刚好五十分钟。

天气预报今天有小雨，我瞅了瞅窗外
灰蒙蒙、阴沉沉的天，还是执拗地下楼了。

“老王，又去散步啊？”每次出门，小区
保安都同我打个招呼。我卑微地笑了笑、招
招手，没多说话。我知道自己的现状——— 一
个普通的、无用的、几乎透明的退休老人。
邻里们会客气地叫我“王叔”，孩子们叫我
“爷爷”，但没几个人知道我的全名，我从不
善于同任何人家长里短地聊些什么。

路过高架桥下的红绿灯，绿灯亮时，相
向而行的早高峰人流像潮水般蜂拥而至，
我也在“潮流”中“随波逐流”而过……

路边有家早餐店，一格格蒸笼升腾着
热气，透过蒸汽能看到一位梳短辫的女孩
在买早餐，她侧脸有点像我女儿。她在皖西
某县城发改委工作，十天半个月到合肥看
孩子和我们老两口。我们都很想念她，她也
惦念着我们……

过了高架桥就是一片“城中村”，和旁
边的小区比起来，这里的房子显得矮小破
旧，窗口晾晒的衣服、阳台上摆放的盆栽有
点混杂，但飘出来的烟火气息非常浓烈。我
每次走到这里都会驻足观看一下这同省会
城市截然不同的万象世界。

淝河边的柳树抽出了嫩芽，路边的草
坪冒出了新绿，流动的河面上浮游着几只
野鸭。

合肥春天的早晨还是有点凉意，但我
习惯地掌握着步伐节奏，既不冷也不出汗。

继续往前走，商鼎公园本就不大，现在
里面又安装了许多新能源充电桩，显得更
挤更小了，走在这里有一种喘不过气的压
抑感。

经常会遇到这位遛狗的人。一条柯基
叫“哇塞”，每次见我都会摇尾巴。主人六十
来岁，我们常常碰见，也算“熟悉”了，曾相
互搭讪过。今天我们遇见只是点点头。

在这个城市里，每个人都有自己该
在的位置，越界了，大家都会尴尬。
过分熟悉，会三五聚集着“八卦”
别人或被人“八卦”；天天见面
不言不语，又会被人说你
“高冷”或格格不入。

散步的人们，都有
点面熟了，但谁也不
知道彼此“我从哪
里来”“我是谁”
“我要到哪里
去”。

天阴
沉得更

厉害了，下起了毛毛雨，我没带伞，雨丝微
凉，我没有回头，仍在继续今天的散步……

一路听风声，闻叶语，聆鸟鸣，邂逅生
活的舒坦，悠哉悠哉。

退休后的生活渐渐规律了：上午我接
送孙女、散步，老伴在家忙点家务；下午我
小憩一会儿，看看书、写点东西，老伴接送
孙女，然后去散步。

孙女上五年级了，我自愧不如：如果我
的知识再宽泛些，如果我懂得再多些，能一
直辅导她该多好啊！生活没有如果，只有结
果。我的结果就是，年近古稀的我还要边学
习边辅导她。

手机震动了一下，是老伴发来的微信：
“下雨了，带伞了吗？没带的话早点回来，别
感冒了。”这份简简单单的关心、平平淡淡
的叮咛，让我心里喜滋滋、乐呵呵的……

我是一个正常人，喜怒哀乐时有发生。
在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负面情绪务必
选准对的时间和地点。不能在家有，那会影
响“安定团结”；不能在公共场所有，那会引
人侧目、遭人鄙视；更不能在女儿面前有，那
会让她疑虑担心。唯一能释放的地方，就是
在这条散步的路上或公园里大吼几声……

散步到半岛公园时，雨停了，但走在大
树下，风一吹，枝叶上的雨滴仍淅淅沥沥地
落下。淝河的水平静地淌着，泛着涟漪，倒
映出我扭曲的身影。

散步的路上，远近风景尽收眼底，
我也天南海北地胡思乱想。退休
后移居省城，从不习惯到融
入一切，从陌生这条
路到熟悉了一草
一木。

现在，我接触到了不
同“圈子”和不同“频道”的
人或事，它们像一块块小
小的拼图，拼出了年近七
十的我最真实的模样———
姥爷、父亲、老伴，一位退
休后的异乡人。时而寂寞，
但仍在快乐地行走；时而

脑梗，也还有迂缓的思路；时而顿足，但仍
在乐此不疲地生活着……

快到小区时，手机又震动了一下。这次
是女儿发来的语音消息：“老爸，我在办公
室。合肥下雨了吗？刚才天气预报说今年是

‘倒春寒’，你和老妈注意保暖，不要随便减
衣服。爱您们呦，比心”。顿时，一股暖流注
入我的全身。

我站在小区门口，把这条消息仔仔细
细连续听了三遍。迅速回家，让老伴也快快
分享到“小棉袄”的温暖。

这条散步路藏着我的健康，藏着我的
遐想，但也藏着许多我意想不到的小确幸。

世界上没有两片树叶是相同的，每个
人的故事也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人懂我
的故事，但也不需要别人都懂。有些路注定
要一个人走，有些心情注定要一个人体会。
重要的是，我还在走、还能走，天下了雨又
放晴，远方的女儿在百忙中也没忘记关心
她的老爸。

我一口一口反复深吸着雨后清新的空
气，走进小区大门，按动了回家的电梯按钮。

明天早晨，我还会走在这条散步路上。
带着昨天的余温、当天的快乐和对明天的
憧憬，幸福满格地继续走下
去。

萝 卜 花 篮
李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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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里 墩 大 桥 (组诗)

桑叶儿

杜鹃花色艳彤彤，步履沉沉心事重。
十万头颅鲜血洒，换来今日满山浓。

陈陈力力  摄摄

桥上的月光
那 人 一 直

站在桥上
风穿过月光

穿过旧时桥孔
把记忆的童年打磨

通透
桥比他年长，已经很老了

老桥中间隔离了来往车辆
稀疏的人影在桥两边移动

月光正浓，
从高处漏下

桥墩贴近水面的上方
道道水渍深浅不一

在月光下泛着绿油油的光

不说再见  
开工的日子一天天临近
很多人在远远地拍你
想把你最后的模样留住，封存

 这情景，像一次盛大的告别
 人声车声汇集，陆续进入
 在你身体近旁穿梭，丈量

 四月，阳光正好
 你最后一次在光中定格，闪烁
 创建你的很多人已经走了
 但仍然被后人念起
 我伫立左岸的桥下

   仰头望你

  想念一些人
没有爆破声，没有扬尘
工地上劳作的人们
在春天里对桥拆除，新建
他们怀揣的不只有春意

还有对你及桥的敬畏

挖掘机自上而下，点头躬身
你的桥，在天空下裂开
掘开的地面，石块和泥土
极像时光里老去的人们
被缓缓地抬起，运走

矗立水底的两个桥墩
四面被厚厚的钢板包围着
把桥墩与水隔开，与外界隔开
在小小挖掘机啃噬下
桥墩渐渐变矮，缩小，接近水面
水没有变，依旧那么清澈

你最后一次来看桥，感叹
两岸树木都长这么大了
河堤修缮过，那些树木还在
路越修越宽，车越来越多
桥不能再修了，拆除是一个过程
但桥和你们，都值得被铭记
被世人温柔以待

  与时光同行
拆除与重建正相向而行
阳光簇拥树木，从桥头垂直落下
怀揣动词的异乡人
站在桥上打电话
向阳的风一吹，他的乡音
伴着钻头插入桥面的声音
在四周骤然响起

桥两边的外沿，布满各种管线
那些附属之物被切割，挪移
此刻，卸下旁骛的桥身
让光阴打磨得极有诗意

如最初本真的模样
在最后的时光里
任由世人评说，翻阅

一座桥，在慢慢消失，落幕
一座同名的桥，孕育而生
他们连枝同脉，在时光里相融交汇
汲取着彼此的灵魂，精神

  重生·跨越
两边辅桥基建已完成
老桥拆除的地方
打桩，搭架，钢筋在壳板上
层层叠叠地聚集
由两岸的底部，带着四月的光
自下而上向桥的中央合拢

纵横交错的钢骨在天空下铺展
带着风，带着灵魂的震颤
正抵达一座桥的心脏
这是一次重生，一次蜕变

从此岸到彼岸
去除了河心的桥墩
桥像一道亮丽的彩虹
划着优雅的弧线跨越河面
更像一轮皎洁的明月
一半铺在桥下
一半悬挂水中

七七绝绝··杜杜鹃鹃花花
韩韩 莫莫 祥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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